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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工作没有国界之分

! ! ! !科尔沁位于中国内蒙古东部。由
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这里沙漠化严
重，草肥牛羊壮的画面许久不见。

!"""年，大龙隆司与两名日本同
事创办了日本非政府环保组织“#$%%&

'%(绿化网络”。“绿化网络”的主要作
业是沙漠治理、防止沙化、恢复植被生
态，他们致力于沙漠治理、防治沙漠
化，以“带动、帮助、教会老百姓有意
识、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为其职
责。大龙他们将基地选在了科尔沁。
“当时我们认识一位北京林业大

学毕业的朋友，他说‘我的家乡科尔沁
也是沙化严重’，我的合作伙伴去科尔
沁考察后，回来告诉我‘很感动’，因为
他遇到一位通辽市农管局的领导，那
人对他说‘我们这代人闯祸，让草原变
成了沙漠，所以我们需要做点什么’。
我就想，有这么好的人一起合作，肯定
错不了。另外，我们看到科尔沁的沙漠
化程度最严重，最需要我们去保护。”
确定科尔沁为基地之后，大龙的两位
日本同事回了日本，留在那里发展会

员，筹集资金，而大龙只身
一人来到科尔沁，开始了
新的征程。

从那之后，在科尔沁
甘旗卡镇，就多了一个
“奇怪的日本人”：一个
人、一辆车，每天很早
出门工作，很晚回家。
“有些地方晚上没有
灯的，我就借着月光骑
车。如果下雨，月光也没
有，那就走不了了。我就
去当地人家里借宿，
他们看见我害怕，
其实我看见他
们也害怕。”
为了和当
地人交上
朋友，原
本几乎
没有酒

量的大龙学会了喝酒。“和当地人大碗
喝酒，大口吃肉，人跟人的感情就这样
建立起来了。这对我们搞绿化工作也
是很有帮助的。”大龙慢慢取得了当地
人的信任。人们发现，这个日本小伙只
是为了改变生态环境，没有别的想法。

大龙告诉笔者，绿化网络的运行
模式非常简单，当地村民出工出力，绿
化网络出钱并管理。他们会统筹树林
密度、树木间距、浇水施肥等问题。等
树成活了，再通过当地政府把树林分
配给村民。“我们还雇佣了护林员，他
们来协调我们和当地村民的关系。比
如说村民的羊跑到我们树林里把草啊
小树苗啊什么的吃掉了，那护林员就
要去协调，要不然树就白种啦。”

当然，大多数的村民都很配合绿
化网络的工作，而绿化网络的努力不
仅使科尔沁沙漠“绿”了不少，也会带
给老百姓小小的惊喜，“树长大了，叶
子落在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夏天
时，下雨后，会长出许多蘑菇。当地的
村民就拿个篮子来采蘑菇，然后拿到
公路边上去卖，也算是绿色经济吧。”

今年，大龙的“绿化网络”已经十
一岁了，它像科尔沁沙漠上的榆树一
样茁壮成长着。十一年的光景，科尔沁
后旗地区也多了一片绿色。这与大龙
以及“绿化网络”这些年来的坚守努力
分不开。每年都会有一些热衷于环保
的日本会员加入绿化网络，“会员每年
交五千日元的会员费，我们会事先告
知会员这些钱用在哪里，比如买树苗、
管理费、浇水肥料费等。这几年中国的
绿化力量强大起来了，我们也计划发
展中国会员。”也有不少积极推崇环保
事业的企事业单位通过“绿化网络”来
认养土地，“我们会立一块大理石碑，
表明这是他们认养的，第二年再来时，
可以看看这一年小树苗长得多高了。”

之前有媒体称，大龙之所以选择
科尔沁，是因为科尔沁与日本的直线
距离最近，是为了防止沙尘吹到日本
去。对此大龙说：“我没想那么多，可能
我单位的人也都没想过到底是为了中
国还是为了日本。每个国家都是相关
的，一个好了，另一个就好了。我想，如
果说是为了‘保护地球’，可能更合适
点吧。”末了，大龙补充道：“在科尔沁，
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当地人，他们
有保护自己家园的那种真诚，工作比
较负责。而科尔沁海拔低、地下水位
高、降水量足，这些自然条件也使我们
的绿化工作顺利不少。”

! 周曼妮 文 张千里 摄

! ! ! ! )**+年 ,月，大龙未来得及参加大学毕业典
礼就来到了中国。“当时那个组织在中国有两个部
门，分管栽树和农场。我被分到栽树队。那时候我的
工作一是栽树，二是接待来自日本的绿化队。每年
-月到 ).月是我最忙的时候。绿化队来了，我要教
他们怎么种树。这个工作不难，因为每一次接待工
作都是相似的，但每一次都要认真做好。”
“不瞒你说，那时候很辛苦，甚至可以说是困

难。沙尘暴严重，语言不通，也没有朋友，连好吃的
东西也吃不到。”下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大龙甚至
会想，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学的专业跟
林业没有任何关系。大学毕业，就种树了吗？白瞎了
吗？后悔的时候我会这样想。”

而当地人一开始对这个“奇怪的外国人”也并
不友好。“他们不理解我来干什么，看到我在树林里
工作，还以为我在挖煤矿、采石油呢。‘日本人又
想干什么了？’这样的话我也听到过。”说起这
些不愉快的感受，大龙有些无奈。“有位前辈
比我早来三年，他情况似乎比我好一些，我
就想，我的情况慢慢也会好起来的。”

虽然父亲说过“不行就回来”，但平日
里温和谦逊的大龙隆司是个骨子里执著
且有点要强的人，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慢
慢地让自己“本土化”。“我开始学习汉语。
我在日本的时候学过拼音，把汉语课本也
带到了中国。我一边学习课本知识，一边用
汉语跟当地人交流。可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
是跟不上当地人的语速，会闹出笑话。有一次
我与当地人吃饭，吃完之后，他们问我‘肚子饱
了吗’，我听成‘兔子跑了吗’，他们就笑了，说
我像刚开始学说话的小孩。后来，他们看到
我就跟我开玩笑‘大龙，兔子跑了吗’，哈
哈！”大龙的汉语就是在这样的欢声笑
语中逐渐进步了，现在，他不仅普通
话流利，还能说上“唠嗑”“干哈”
这样的地道方言。“我也尝试着
去了解当地人的想法。当地人
其实很热情善良，他们了解我
的工作之后，对我的戒备也少
了。我的工作呢，也慢慢地顺利
起来。虽然一天要干七八个小
时，累是累吧，但是有意思。干了一
点体力活，劳动成果自己也看到了。
那么吃饭也香了，睡觉也舒服了，就
是当地老百姓的一般的生活，挺幸
福的。”

! ! ! ! )**+年以前的大龙隆司的生活与植树造林、
绿化沙漠根本搭不上边。出生在日本的一个普通家
庭，是家中的长子，本科就读于日本东海大学，学的
是工科，那时候大龙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然而毕业找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大龙的

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大三大四找工作的时候，我
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日本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植树
的照片，突然吸引了我。我原来没栽过树。看到照片
上大家这么高兴，我就想，这样也是有意思的吗？”
好奇的大龙给那个环保组织投递了一封信，对方马
上回复了他，并邀请他到中国考察。“日本没有沙
漠，但是每到春天的时候，风中就会夹带着从中国
北方吹来的沙子，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我想，大
概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想到了要去中国种树吧。”

于是，大龙瞒着家人，来到了中国内蒙古西部
的恩格贝，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啥也不
知道，只是好奇想试一下。”回国后，大龙把自己的
决定告诉了家人，“我没有留学交流之类的经验。当
时说要去中国，妈妈和奶奶比较担心，爸爸和爷爷
倒算支持，爸爸说，‘你先试试吧，不行就回来’。”

在中国植树14年的日本人大龙隆司:

! ! ! ! !..+年，当时 ,!岁的大龙隆司与库
伦旗满族姑娘屠兴卫喜结良缘。被问及为
什么会选择当地姑娘做妻子，大龙的回答
质朴至极：“不是说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
好，是这个人好。”言语中透着幸福，还带
有一丝羞涩，“她原先是我们的职员，在办
公室里面做一些文员工作。那时候我们的
办公室就在造林地附近，我们就回办公室
吃饭。可是当时没有人做饭，她就过来帮
忙做饭。那时候我们也不太说话。慢慢地，
我觉得她人很好。后来呢，我们俩是挺好
的了，可是双方父母还是担心呀。我父母
担心我没有恋爱经验，被骗了，不少日本
人觉得中国女孩会为了日本国籍骗婚，拿
到日本国籍就逃跑啦。再后来，我父母见
过她后，感觉挺好的，说‘我孩子长大了，
选择得不错’。”
而要赢得女方家人的信任，大龙可谓

费了一番心思：“她爸爸是很严厉的人，我
一开始挺担心的。他们慢慢地了解我了，
知道我的为人后，也接受了我。虽然中间
有坎坷，但毕竟结果是好的。”

现在，他们生活得简单幸福。!..*

年，可爱儿子的到来更为这个家庭增添了
很多快乐，“儿子在上幼儿园了。他知道爸
爸每天上班，他也看到过我们种的树。他
知道这里原来是白沙，现在是树林了。”

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很简单，在植树节种下一棵树也不
难，但是要守护种下的每一棵树，从事绿化工作十余年如一
日，却并非易事。更何况背井离乡，去绿化另一个国度。然而
来自日本的大龙隆司却做到了：十多年间，他作为非政府环
保组织“GreenNet绿化网络”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内蒙
古科尔沁的15个地区造林25000多亩、植树超过400万
棵。坚信“绿化工作没有国界之分”的大龙隆司，用简单质朴、
偶尔也有些“词不达意”的中文，向笔者娓娓道出他的经历，
“当地老百姓一开始对我这个日本人有猜疑，我没有特意去
解释。因为我们干的不是过去的事，我们干的是将来的事。”

从工科生到“环保人士”选 择

难忘的恩格贝三年初 探

在科尔沁生根发芽坚 守

" 大龙在修剪树枝

" 和老乡一起接受媒体采访

" 工作途中

简单真诚过好每一天生 活


